
范仲淹的浙江缘（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提起范仲淹，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他那回荡时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在“文坛”，
范仲淹以诗词著名，名篇《岳阳楼记》滋养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在“政界”，他是政绩斐然、刚正直言的范文正公。

仅两宋时期，范仲淹不光受到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等多位重量级名人的推崇，更是被朱熹赞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
苏轼曾将未能结识范仲淹引为“平生之恨”，回忆自己一生功绩，苏轼曾写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无独有偶，范仲淹在浙江也有无法忘却的三州：睦州、越州、杭州。那么，这位“第一流人物”与浙江有着怎样的缘分？今日
起，本报推出作家董利荣的《范仲淹的浙江缘》，今天推出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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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范仲淹（989年~1052年）祖籍地、

出生地都与浙江无关，但他曾先后三次任

职于浙江大地。范仲淹在浙江三州主政

一方的经历，对浙江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影响也不可谓不深远。

这位史称“范文正公”的北宋名臣，

向来广受赞誉，仅两宋时期，就受到多位

重量级名人如欧阳修、富弼、曾巩、苏轼、

王安石、司马光、王十朋、黄庭坚、朱熹等

人的竭力推崇。

比范公年轻48岁的苏轼，从小就闻知

“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此

四人者，人杰也”，这位大文豪后来有幸结

识另三位“人杰”，“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

之恨”。南宋理学大家朱熹，则称赞范公

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

那么，“第一流人物”范仲淹，究竟与

浙江有着怎样的缘分？

范仲淹第一次结缘浙江，是宋仁宗景

祐元年（1034年）。彼时，他在朝廷担任右

司谏，因谏言“郭后无故不可废”，第二次

遭遇贬谪，从朝廷空降至睦州任知州。

睦州（其时别名桐庐郡），辖桐庐、分

水、建德、寿昌、淳化、遂安6县，即今桐庐、

建德、淳安三地。

出知睦州是范仲淹平生第一次在州

级地方政府主政，虽然仅仅半年有余的短

暂时日，然而正值 45 岁年富力强的范仲

淹，却在小试牛刀中大显身手，政绩可圈

可点。

比如，针对“二浙之俗，躁而无刚”的

特点，他注重以仁义礼训教化人们，很快

见效：“吞夺之害，稍稍而息。”

短暂的任职期间，他做了许多实事，

如在州府所在地三江口（今建德市梅城

镇）兴修水利工程，治理水患；兴建龙山书

院，开州府办学之先河。在桐庐县境内修

建严子陵祠堂，并撰写记文；二访方干故

里，激励方氏后人。

江山清绝的睦州山水还让范仲淹诗

兴大发，佳作频频。尤其是《潇洒桐庐郡

十绝》，一咏十叹，一气呵成；深入人心，流

传至今。前几年热播电视剧《清平乐》中，

范仲淹吟诵这组诗的场景，令人印象深

刻。

范仲淹第二次任职浙江是宋仁宗宝

元元年（1038年），这一年的十一月，他从

润州（今江苏镇江）徙知越州（即绍兴），翌

年正月，50岁的范公正式到任。

越国故地绍兴，是范蠡协助越王勾践

卧薪尝胆、建功立业之地。而范仲淹始终

视范蠡为先祖，有缘赴浙任职，便让范公

多了一份亲近感。

范仲淹一到任，就去拜谒范蠡古迹翠

峰院并题诗一首：“翠峰高与白云闲，吾祖

曾居水石间。千载家风应未坠，子孙还解

爱青山。”

范公还发扬其一贯崇尚先贤的作风，

寻访唐朝贺知章故居天长观，“度材而新

之”，“以广游人之观采”。在绍兴，范公又

建稽山书院，延聘著名学者李觏（泰伯）前

来讲学。尤其值得一书的是，范公当时在

州府发现一口废井，请人清理后，发现井

水清白而甘甜，于是给它取名“清白泉”，

将泉边凉堂取名为清白堂，又修筑一座清

白亭。由于“爱其清白而有德义，可为官

师之规”，于是写下《会稽清白堂记》。

清廉为官、广受越州官场与民间好评

的范仲淹，在绍兴一年有余，即于康定元

年（1040年）三月离开，奉命于六月奔赴西

北延州（今延安）抗击西夏进犯。范仲淹

与韩琦一道创造了宋代的一个军事奇迹，

使这样一位人们心目中的文人，成为我国

历史上毋庸置疑的杰出军事家。

范仲淹“浊酒一杯家万里”的坦然和

“将军白发征夫泪”的豪情，感染着一代代

仁人志士。据中国范仲淹研究会会长、北

大教授范囯强先生考证，范公笔下的“浊

酒”，就是绍兴黄酒。范公将黄酒酿造工

艺带入边塞，请人酿制黄酒发给官兵饮

用，居然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此说

来，范公任职越州的经历，还为他在西北

御敌助了一臂之力。

范仲淹第三次结缘浙江，已是他的暮

年。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已满花甲

的范公从河南邓州徙知杭州。邓州正是

他创作“千古第一美文”《岳阳楼记》的地

方，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四上四下的坎坷仕

途，都浓缩在短短的三百多字中。

远赴“东南巨屏”杭州，让处江湖更远

的范仲淹依然“忧其君”。然而，尽管从庆

历新政失败后已多年未居庙堂之高，范仲

淹却更加“忧其民”。其执政为民的理念

与实践，更多了一种开拓进取和无畏无惧

的精神。这一点就集中体现在他在杭州

实施的“荒政三策”之上。

范仲淹主政杭州的第二年，浙江爆发

大饥荒，杭州灾情尤重。范公一改开仓济

民的常规办法，而是一来抬高粮价，吸纳

各地粮食纷纷运入，反使杭城粮价大跌；

二来下令大兴公私土木之役，广招民工，

以工代赈；三来更大胆的是纵民竞渡，休

闲游湖。

范仲淹亲自带头，每天坐着画舫出游

宴请于西湖之上。范公此举引得有钱人

纷纷效仿，慷慨解囊，钱物流通，消费顺

畅。此举多管齐下，收效明显。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此事给予

高度评价：“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

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

也。”

范仲淹的“荒政三策”，无疑在西湖之

畔，矗立起一座先忧后乐的丰碑。

三次任职浙江
董利荣

浅予先生：
蒙您慨允为《红嫂》一书画封面速写，甚

为感谢。

我们觉得这本书的封面，表现具体情节

较难，人物太多不易突出主角。因此，我们想

干脆封面上就画红嫂（双手捧水瓶、正面稍侧

身的）形象，您看可否？这仅仅是我们的一个

想法，供您参考，您如果有别的构图那更好

了。

谢谢您的支持，耑此，致

敬礼

叶然

在孔夫子旧书网看到这封信，毫不犹豫

地拍下了，这是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美术编

辑室负责人叶然先生写给叶浅予先生关于

《红嫂》京剧剧本封面设计的一封信。

叶然，别名刘永吉（1931年~1995年），历

任三联书店美术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美术

编辑室负责人、《诗刊》社副编审。书籍装帧

设计有《鲁迅全集》《高尔基选集》等。《楚辞集

注》获莱比锡金奖。出版有《叶然书籍艺术作

品集》等。

京剧现代戏《红嫂》，是根据知侠的同名

小说改编的，描写了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

一个革命英雄故事。当时国民党重点进攻我

山东解放区沂蒙山区，我军排长彭林，为掩护

主力部队转移，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掉了联

系。国民党“还乡团”搜捕我军伤员，红嫂上

山挖野菜，无意中遇到因伤重昏迷的彭排

长。红嫂将其掩藏在村外，每天送汤送饭，直

到与部队派来寻找的同志取得联系并协助部

队消灭了“还乡团”。

叶浅予先生曾经回顾说：“五十年代，报

刊经常发表我的舞台人物速写，琉璃厂画店

挂起了我的舞蹈人物画。有人为我担心，提

醒我不要陷得太深，也有人鼓励我陷进去，以

满足他们的审美情趣。”六十年代，叶浅予先

生的笔墨开始解放，画风在严谨法度中日渐

潇洒，不再拘泥于一招一式的准确，而是执着

于舞蹈动作达到高峰的瞬间，画作常常存在

着动感，背景留给人以无尽的想象余地。叶

浅予先生创作信守以形写神的造型原则，认

为形神统一是中国画美学传统的精华。他提

倡齐白石“似与不似之间”的艺术理念，进行

了半个世纪的创作，为读者提供了众多美好

的艺术形象。《红嫂》剧本封面速写正是这个

时期的作品，该剧本由山东省淄博市京剧团

改编、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六五年正式出

版。值得一提的是，封面题字“红嫂”二字应

该也是叶浅予先生书写的。

叶浅予先生画《红嫂》剧本封面
蓝银坤

叶然致叶浅予先生信函

兰石斋杂记（二）

大奇山路988号。这个门牌号，地图

上是找不到的，却是我心中的一个地标。

怎么介绍这个地方，颇费思量。这么

说吧，这是作家陆春祥的文学工作室，他

自己题名为“富春庄”，坐落于浙江省桐庐

县富春山健康城。陆春祥的说法是，富春

山往南逶迤数十里就是大奇山，大奇山路

与罗家弄交叉口即“富春庄”。

去年初夏时节，我懵懂走近这个地

方，至今还记得初见这里的两棵大樟树时

的情景。那日循着会议册子指的方向，我

从酒店步行到此。会场在一幢新建的二

层建筑，南面有两棵大樟树。我在两棵大

樟树下驻足。一棵树叶落尽，粗壮的枝丫

刺向淡蓝的天空。另一株枝繁叶茂，留下

一大片绿荫。会议间隙，几个人站在窗口

看窗外的两棵樟树，以及前方高低错落的

白墙黑瓦。有的还下楼在大樟树的树荫

下走，读一读树旁方形石块上刻写的文

字：树龄600年，平均冠幅24米，胸围545

厘米，树高19米。挂牌单位：桐庐县人民

政府，挂牌时间：2018年。读完石刻文字，

见粗大树根上长着一个大大的空洞，像极

了一个大耳洞，收纳着天地万物发出的声

响，自然也包括这个二层建筑里人们从麦

克风吐出的每一个字。

十多年前第一次到桐庐，富春江两岸

的景致让人难忘，也颠覆了对于所谓好地

方的认知。以前总觉得自己家乡是好地

方，满街的高档汽车、酒店的红火生意和

“百强县”的名号让自己陶醉了多年。来

到桐庐，走在如画的山水间，扑面而来的

苍翠和清新空气，富春江的江鲜，某一瞬

间，让我坐井观天的自我陶醉塌方了。这

次省散文学会的会议放在桐庐开，让我对

这次的出行多了一种冲动，桐庐是个好地

方，况且这里还有我相识多年的老友。真

是心有灵犀，一想到老友，他的电话就过

来了。他大名董利荣，和我都是老文联，

也喜欢写，他带着新出的书过来看我。他

教过书，长期浸润于文学艺术而乐此不

疲，还是知名的范仲淹研究专家，更重要

的，他还是一个惜才如命的人。这也让我

对桐庐又添了一份好感，或许这也是这里

的文化逻辑的一部分。我们找了个地方

坐下聊，临走时他送我一本新作，用毛笔

签了名，墨迹尚新，衬了一小片薄薄的宣

纸。

如果不是后来文友提到了“陆春祥书

院”，这次的桐庐之行可能仅限于是一次

怀旧的旅行，但不会给我带来太多心灵的

撞击，也不会让我生出更多感慨来。

下午的会议结束了，我随着人流走出

会场，走在大樟树的树荫下，同行的峻毅

说了一句，“要不，去看看陆春祥老师的书

院？”我知道陆春祥是桐庐人，却不知老陆

在此还有个书院，看时间尚早，便随着文

友的指点，朝着大樟树南边走去。

是的，这里完全是村落的格局。这里

的名称至今还被叫做郑家样村。按照整

体的规划，原先的农人都已搬迁，留下五

十来幢完好的民居，健康城想改造成与康

养有关的艺术村落。

走了不过百八十步，一个门头前，我

们停下了脚步。门两边是普通石块垒起

的石墙，大门是用木条做成的，通透着，不

像很多高墙大院那般神秘。木栅门上方

做了一个人字门楼，盖着普通的乌瓦，顶

上也未做装饰，一排乌瓦散淡地靠着。若

不是石墙上挂着“中国散文学会南方创研

中心”“浙江省散文学会”“浙江散文杂志

社”等等的木质牌子，你不会认为这是一

个与文学有关的所在。当然，最主要的牌

子是“陆春祥书院”，也是木质的，那字迹

与鲁迅的字有几分神似，不知出于何人手

笔。

这么多牌子中，“富春文学院”的名字

是很合我心意的，后来读陆春祥的文章，

知道他也是这么想的，还特意请著名作家

叶辛题写。老陆自己则写了“富春庄”三

个字，做成匾挂在了木栅门的正上方。那

仨字，老陆挺满意的。他说，“富春庄”，地

图上还是找不到，它只是书院门楼上的三

个字而已。他听了作家陈世旭的建议，用

整块老旧的红橡木做了块匾。“富春庄”木

匾左下方，一块正方形的木牌，正是门牌：

大奇山路988号。

跨进木栅门，我算是进庄了。按文雅

的说法，我看到了照壁。这照壁有讲头，

是陆春祥自拟的四句诗，请著名评论家、

散文家李敬泽题字，刻在上好的红樱桃木

上，一律的原色老木。四句诗最后一句

“我在庄里写文章”，被墙上垂下的绿枝拂

弄着。陆春祥很向往“在庄里写作”，他向

我喋喋不休说那些名人的庄园：王维好像

有过，他有自己的别墅“辋川”，陆游有过，

高产的陆大诗人有“三山别业”，另外，托

尔斯泰有“雅斯纳亚大庄园”，福克纳有

“罗望山庄”，狄更斯有“盖茨山庄”，这些

都是大作家，他们在“庄”里写作，休闲，出

大著。这么一听，我感觉春祥兄这一句甚

是豪迈。

照壁很精彩。更精彩的是照壁旁的

那块黑板，是真正的木板做的黑板，用粉

笔写了八个大字：“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还有一行小字：“陆春祥书院欢迎您。”这

些字一定是当过农村高中语文老师的陆

春祥自己写的，别人写不出那个味，也想

不出这招。八个大字出自《小雅·鹿鸣》，

《诗经》的“四始”之一，是古人在宴会上所

唱的歌。春祥兄是真夫子啊，他这八个字

一定俘获了很多人心（后来一了解，句是

陆兄拟的，字是书院管家写的，哈，管家也

了得）。

看过照壁，上三个台阶，未走近，就见

一面墙。这可能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

墙。是一面手模墙。手模见过吗？在北

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进门有一个老人的

手模，是巴金先生的手拓印的，那是我见

过的第一个手模。那里仅有一人的，而这

里，是几十人（我一下都数不过来）。这是

宁肯的手，右下方有他的签名。宁肯长得

精干，这手自然也精干，用现在流行的话，

叫骨感是吧。那是写出了《三个三重奏》

这般有精巧装置的长篇小说的手，是写出

了《说吧，西藏》一类有实验精神新散文的

手。旁边的是北京女作家徐坤的，这手丰

腴多了，能想到徐坤那圆润的脸和温润的

脾气。至今犹记得那年《人民文学》在慈

溪搞活动，徐坤点评作品时对于地方作者

的苦口婆心。手模应该是铜铸的，风吹雨

淋后有铜锈滴落在徐坤的手上，让这只手

带上了沧桑感。这是河北李浩教授的手，

两条主线十分清晰，拓模时他用的力道恰

到好处，正如他剖析年轻作者小说时那

样，轻重提按恰如其分。这是大解的手，

那个高高大大的诗人、小说家，他的手显

得有些不合比例的精致了，与他自己写的

“大解”俩字也有些不协调。这是蒋子龙

的手，写出《乔厂长上任记》的大手。这是

张抗抗的手，出生于杭州的女作家略显枯

瘦却依然有力的手。这是诗人荣荣的手，

经常握到却未曾如此端详，带着男性气质

的女性的手。又一只女人的手，她有着冷

峻的笔触，当散文日益成为文人养病方式

的时候，她的散文依然保持着锐利，对，是

周晓枫。不能一一描述每一只手了，有的

肉实，有的单薄，有的粗大，有的纤细，有

的纹路清晰，有的浅纹草草，每一只手，都

是不同的人生啊。

这面墙上，我还看到了陆春祥自己的

手。虽然老陆说，上手模墙的都是“驻院

作家”，共五十四人（加上他自己，共五十

五个手模），其实还是颇具代表性的，而他

自己也上了，这是他自信的表现。五十四

位作家，他一一致信邀请，不少人都说这

个有意思，有时间要来看看。老陆说，设

计，取模，制模，安装，富春庄整个建设过

程中，这面铜手模墙花去了他最多的时

间。

我这么细细看门楼，看照壁，看手模

墙，然后来到一幢楼前。初夏时节已现出

暑气，那里撑了把大凉伞，伞下一个大而

老的樟树墩，十来把椅子围着，一旁还有

可以来回荡的秋千木椅。文友们在那里

喝着茶闲聊。我已经忘了当时都听了什

么，说了什么，只是那种氛围还牢牢占据

着我的脑海。闲聊了一阵，不知是我想

看，还是老陆知道我想看，他领着我到几

幢楼走走。这些楼都不高，印象中最高就

三层，都只能称小楼。他先让我看“陆春

祥书院”，一进去，里面墙上陈列的都是他

历年出版的书，每一本都用木框装裱起来

的。满墙的书，这是一个码字人的劳动果

实啊，是心血结晶啊。学问加才情加意志

力，造就了这样一面墙。这本《鱼找自行

车》封面上的陆春祥还略带青涩。这是我

读过的他的第一本书《病了的字母》，就是

凭这本散文集他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

奖。《天地放翁》是为他的同姓诗人写的文

学传记，他为陆游做传是相宜的。这几本

是他的“笔记新说”系列……站在满墙的

书影前，我变得木然了，我肃然起敬，却无

以表达。木然了很久，我提出想在书影墙

前拍个照，和这些书的主人一起。后来看

照片，春祥兄戴着他的招牌帽，穿着 T 恤

衫，左手搭在右手上，眼里有一丝温和，微

微笑着，一种云淡风轻的笑意。

整个庄子很大，共有五幢楼。老陆领

我一幢一幢看过来。A楼是主楼，“陆春祥

书院”这五个字是请蒋子龙题的。楼上是

他写作的地方，还有一间铺着毛毡和宣

纸，墙上是围巾在风中飘逸着的鲁迅木刻

像。我还注意到窗边的一把摇椅，可以想

见，主人写累了，有时走动走动，有时斜靠

在这把摇椅上，望向窗外，应该望得见逶

迤的大奇山吧。C 楼文学课堂有整面墙

的书柜，“顶天立地”的书柜陈列着浙江众

多散文作家的签名作品。我还看到了李

浩的书法“功不唐捐”和马叙的脱去了火

气的水墨画。

老陆送我到门口。我说，你真会选地

方。他也不客气，嗯，这个地方确实不错，

原来县里打算留着做院士工作站的，被我

先下手了。

他这是回老家。桐庐，故土。他当年

从这里起步，走了一圈，走到了杭城，走向

了全国，现在虽两鬓染霜却笔力尤健，又

走回来了，这应该也是这片土地的文化逻

辑的一部分。

走过手模墙旁，老陆指着墙上方一行

闪光的铜字：“我们将整个世界视为自己

的花园。”

又是一句豪语。

作家们将整个世界视为自己的花

园。我私下也有个豪壮的想法，这个“富

春庄”也是属于我的，我的花园的一部分。

“富春庄”里有不少树及花草，包括三

株樱桃树，两棵杨梅树。因为我的家乡慈

溪盛产杨梅，号称“中国杨梅之乡”，于是

对“富春庄”又多了一份好感。正是杨梅

花季，杨梅花不时飘落在行道砖上，碎碎

的，细细的。

大奇山路988号
方向明


